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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大 利 有 一 座 世 界 闻 名 的 古
塔，叫 比 萨 斜 塔 。此 塔 建 于 公 元 一
一七 四 年 ，原 名 叫 比 萨 塔 ，显 然 造 塔
人的 本 意 并 不 是 要造 一 座 “斜 塔 ”。
谁知 当 年 刚 完 工 时 塔 顶 就 偏 离 中
心线 二 点 一 米 （现 在 已 偏 离 四 米 多

了），这 一 “斜”，反 倒 使
塔名 声 大 震 ，并 因 此 成 了 一
处奇 景 。据 说 近 年 来每 年 约
有三 百 万 游 人 前 往 观 赏 游 览

“ 斜 塔”，有 的 人 在 塔 旁 照
完像 撒 腿 就跑 ，有 的 人 冒 着
危险 从 塔 上 下 来 ，象 是 打 了
胜仗 的 英 雄 凯 旋 而 归 。看 来
单是 “斜”还 不 够 ，要 “斜 ”
得岌 岌 乎 可 危 、将倒 不 倒 ，
带点 危 险 性 ，这 样 才 够 刺
激，才 能 吊 起 人 们 冒 险 登 临
的胃 口 。

比萨 塔 不 能 以 建 筑 上 的
伟岸情巧 出 名 ，却 可 以 以
“ 斜 ”出 名 ，这 倒 是 一 条 “出
名”的 终 南 捷 径 。想 当 年
那位 “白 卷 英 雄 ”想 “出
名”又 无 “出 名 ”的 正 经 本 事 ，便
走了 个 斜 门 歪 道 ，凭一纸 白 卷 一 夜
之间 便 在 全 国 出 了 “名 ”，委 实 省
劲得 多 。近 日 在 报上 读 到 这样 一条

“ 新闻”，某 校 一 位 中 年 副 教授 向
一群 年 轻 的 学 术 工 作 者 “传 授 ”经
验说：要 想 出 名 ，最 好 的 办 法 就 是
坚持 一 个 明 知 错 误 的 观 点 ，引 起 大

家同 你 讨 论 。不 清 楚 这 位 副 教授
说的 是 “正 话 ”还 是 “反 话”，但
现实 中 由 于 坚 持 了 “明 知 错 误 的
观点”，或 是 由 于 写 上 几 篇 内 容 荒
诞、格 调低 下 的 庸 俗 无 聊 之 作 而
出了 “名 ”乃 至 “名 利 双 收”的

确实 大 有 人 在。
另外 还 有 这 样 的 现 象 ，

有些 并 不 出 名 的 人 却 在 犯 了
案进 了 监 狱 之 后 反 倒 名 声 大
噪起 来 ：有 的 人 工 作 成 绩 平
平，却 由 于 报 刊 披 露 了 他
（ 她 ）们 生 活 上 的 隐 私 密 闻而
一举 “出 名 ”。

凡此 种 种 ，大 抵都 可 归

入以 “斜 ”出 名 之列 。
然而 ，从 “斜 ”出 名 终

究是 不 牢 靠 也 是 不 会 长 久
的。据 有 关 专 家 测 定 ，意 大 利
的比萨斜 塔 最 近 已 出 现 “回
光返 照 ”迹 象 ，将 不 久 于
“ 塔 ”世 了 。当 此 塔 寿 终 正 寝
之后 ，比 萨 斜 塔 的 “名 ”也

就会 从人 们 的 记 忆 中 逐 渐

消失 了 。同 样 ，那 位 当 年 显 赫
一时的 “白 卷 英 雄”，如 今 还有
谁去欣 赏 他 的 大 名 呢？至 于 有 人
企图 从 坚持 某种 “明 知 错 误 的 观
点”而 “出 名 ”，到 头 来 也许 只
能留 下 一 个 很 不 光 彩 的 名 字 。

还是走 正 道 走直 道 留 下 的 名
声更 实 在 些 ！

圆明 园的哀思
尉迟

从颐和 园 出 来 ，我沿着去福海方向 的一 条弯
弯曲 曲 的 僻 静斜道 ，朝 圆 明 园寻去。

大约 走 了半个小时 ，眼前土丘罗 列 ，沟渠 交
错，除 了 一些不大的 野 榆 弱柳外 ，什 么也没有 ，
周围 空 旷而 冷 落 。

从地面上推土机爬过 的 链条 印 迹看 ，这里入
冬前还 正在施工作业呢 ！我 四 处眺望 历史教科 书
中画 出的 圆 明 园遗址那几尊挺立的 断壁立柱 ，却
连影子 也没有 。一时捉摸不清，圆 明 园遗址究竟
在哪里 呢？经打 问一 位老 乡 ，才知道脚下这片土
地正 是我所要寻找的 。

北国 那冷冰 冰的寒风 ，拚命地 抽打着我的 脸
面，似 刀 割一般地痛 。我真没有 想到圆 明 园 竟是
这般寂寞 ，禁不 住思 绪惆 怅 ，心境沉重了 许多 。

我在起 伏不平的 地面上走着 ，道道沟 壑不 留
意就 会挡 住去路 ，不 得不东 拐西颠 ，跳跃前进 。
走了 许久，“海宴 堂”、“远瀛观”遗址的小木
牌擦脚而 过 ，来到 了 一 泓封冻的 湖岸边 。从那两
只小木牌署着 的名 字推想，当 年此处定是波光粼
粼，风景秀丽的 地方。不过 ，这 美丽 的 景色如 今
却荡然 无存 了 ！

我踏 上冰面 ，探着脚步小心翼 翼地 越过 百 米
宽的 冰层 ，来到 湖的东岸 。爬上湖边堆起的高高
低低 的土 山 ，拨开没膝的荆 棘 草丛 ，踏着 游人踩
出的 小径 ，我寻找着 圆 明 园 的 象 征——那几尊挺
立的断柱 。

在东 北方的 天底下 ，我终
于远远地 看到 了 那直挺挺 的 几
尊断柱 ，心里兴 奋 极 了 。加快脚
步来到 它 的 跟 前 ，大片 的废墟
上，累累残坦 断 壁 ，全 部淹没 在
茂密 的荒 草枯 叶之 中 ，一点 儿
也分 辩 不 清 当 年这 里那 幢 幢 高
大建筑的 眉 目 了 。我愕然 ！

我朝 断柱附近一 位卖干 果
的老 人打 探 ，老汉朝 四 周 指 了
指说：“你 瞧 ，如 今 这里方 圆
连一 棵古 老的 苍松翠柏 也找不

到了！”接着 他 指点
着圆 明三园 景物的 位
置：“西北方向 是福
海；你 刚 插 小道来的
地方是 后 湖 ；这东南
是万春 园 ，过 去也叫
绮春 园 ；靠东 边的 是
长春 园 、海 宴 堂，远

瀛”观名 景就 位于其 中 。瞧瞧眼前 这大堆 的石头
吧，让人心尖儿都疼了。”

看到 这满 目 荒凉 ，我的 心在激烈跳动 ，感到
一阵心酸。眼前闪现 出 了 四 海 狂飚烈焰 ，耳边响
起了 刀枪剑 戟的 激烈撞击声。我弯下身 子 ，撩起
没膝的 枯草 ，细 细地 寻找 着历史 ，默数着一个 、
二个、三个……数过 了 百 ，数过 了千，躺 在脚下
的残垣断 ，石 也未能数清 ！未能数尽！我 在废墟中
拣起一块结 满苔藓的 瓦砾装在怀里 ，留作对历史
的永久怀 念 ！

暮色苍茫 ，那尊 尊断柱，毅然英 勇 不屈 ，把
那雄狮一般的躯颈有力地伸 向 天际！

据说 ，为 了 使这一被毁 的历史名 园 在本世纪
末重现人 间 ，党和政府如 今 正 在 着 手 修 复 工
作。我想 ，修复它 当 然很 好 ，但 倘若能使这被 列
强们焚毁的 斑斑残迹 留 存一角 ，作 为历史的见 证 ，
教育 后 代 ，不 忘国 耻 ，发 奋振兴 中 华 ，岂不更 好
么I

（ 题 图　许 志 强 ）

给邮 递 员 叔 叔
王满 夷

　雷地脚 印
清早 ，邮 递 员 叔叔
送来 了 一堆报刊
一迭 信 ……

在雪 地里

留下 了 深 深 的 脚 印
我赶忙 把 报刊 和 信 件
分送 到 各 家 家 门
在雪 地 里
留下 了 一 行 行 脚 印
小花 狗

莫不 是 也想 帮 助 别 人
它跟 在我 身 后
把我 的 脚 印 亲 吻

找舅舅
我进城找 舅 舅
舅舅 昨 日 已搬走
我成 了 迷 途 的 小 孩

呆呆 站 在 胡 同 口
邮递 员 叔 叔 招 招 手

叫我跟 他走
我也 成 了 一 封 信
交给 他

往我 舅 舅 那 儿 邮
不是候 鸟

今天 刚 好

邮递 员 叔 叔 来 了
燕子 也 来 了

我说 他 是 燕 子
妈妈 点 点 头

可又 把 头 摇

她告 诉 我
邮递 员 叔 叔
是天 天 登 门 的 喜 鹊
不是走 了 半 年
今天 才 见 面 的 候 鸟

夜半 歌 声
电影 故事

三十年 代 ，由 金 山 、胡 萍主
演的 《夜半歌声 》是以反封建 、
争自 由 为主题的 。描写 了一个革
命艺人受军 阀 迫害 的爱情故事 。
影片在一定 强度 上 歌颂了 宋丹萍
的反封建 思想。当 时 ，被 誉 为中
国第一 部恐 怖 巨片 。五 十年后 ，
重拍 《夜 半 歌声 》。青 年导演杨
延晋站在 当 年观 念的 高度 ，用八
十年代的审美观和 艺术要 求来处
理这个发生在三十年 代 的爱情故
事，有意 识从反封建、争 自 由 的
表层 往深 引伸 ，引发 出 “人应 当
怎么生活 ”的 问题 。

一代名 优宋丹萍 由 于 高 唱
“ 要 自 由 、平等 、博爱”和 与豪绅
之女李晓 霞热恋 ，一再受到 恶势
力的残酷折磨 。终 于 ，被 用 镪水
毁容 ，变得恐怖 吓 人 。他 失去 了
生活 的信心，投河 自 尽 了 。恋人
晓霞 因此而发 疯 。三年后 ，青年
演员 孙小鸥 来到 这 个戏院 。在阴

森的 顶楼上遇见 了 “
活鬼”——宋 丹萍 。
由于丹萍 的请 求 ，他
扮成 丹萍 ，深 夜 ，在
晓霞 的窗 口 唱 起 了
“ 夜 半歌声”。歌声治
好了 久病的 姑 娘 。当
她得知 爱人 还 在 人
世，为了 能重 逢 ，晓 霞 毅 然 刺
瞎了 自 己的双眼 。当 年拆散宋 李
一对恋人的 恶少 汤俊 ，企 图得到
小鸥的未婚妻绿蝶又故伎重演 ，
绿蝶 为救小鸥死在 汤俊的枪下 。
丹萍怒不可遏 ，冲 向 仇人 ，在他
要复仇的 一刹那 ，手却软了 。最
后，被 不 明 真相 的 人们 当 成 “妖
怪”，与 晓 霞双双被烧死在古塔
里。宋丹 萍的 软弱 ，使恶势力得
以反攻 。使 人悟 出：“善 使人们

充实 和 高尚 ，但它 具有 软弱 性 ，
在某 种场合 ，它 甚至 会堕入愚昧”
的道理 。因 此 ，使影 片 产生 了 新
意。

新拍摄的 《夜半歌声 》，既
有象 征主义的追求 ，也有 唯美主
义的色彩；当 然 ，也有 有意用 恐
怖神秘的气氛来加强娱乐性 以 争
取各层 次观 众 的 企图 。一部 新
片，究竟该如 何评 价 ，有 待 观众
看后 ，各抒 己见 。

朝阳

原来如 此 （幽 默画 ） 叶东 胜

国外 幽 默

一位先生去 看他
朋友 ，但被一只狂 叫
的狗吓得 不 敢 往 里
走，一个 邻居从窗 子里探头喊
道：

——喂 ！进去 吧 ，别害 怕 ，
你知道有句 谚 语：叫 的 狗 不
咬人 。
一—不错，可是我并 不 知道这

条狗懂不懂这 条谚语 。

一位先生看 着 报 纸爬上 了 楼
梯，他没注意 到一个搬运工扛着大
自鸣钟 走下来 。

“ 喂！”搬运 工说，“你走路
不能 留 心点前边儿吗？”

“ 那么 你呢？你就 不 能象人们
一样戴只手表？”

一位顾客正挑选皮大衣 。
——这件兔皮大衣我很满 意 ，

但这种皮毛怕雨淋吗 ？
——不，太太，当

然不怕 ，你见过有哪只
兔子打过伞呢 ？

（ 白 光译 ）

一个女人把饭盒落
在了 地铁 车厢里。

“ 您丢东西了，太

太！”有人在后面喊。
“ 我知道，”女乘

客头也不 回 地说，“那
是我丈夫的午饭，他在
失物招领处工作。”

（ 邱 白 峰译 ）

有一个医生从来没
有治 愈过病人。别人对

他说：“你根本就不 会
治病。”

“ 你错了 ，我的朋
友”，这 位 医 生 回 答
说：“我都是按照医学
书来治病的，可这 些病
人没有一个是按照我的
书得病的。”

　（晓 晶 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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